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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情
萬里
趙鵬飛

第
一
百
一
十
八
屆
廣
交
會
正
在
廣
州
舉
行
，
這
也
是

我
第
十
八
次
參
加
廣
交
會
。
關
於
這
個
被
稱
作
中
國
外

貿﹁
晴
雨
表﹂
式
的
展
會
，
曾
經
有
過
這
樣
一
種
說

法
：
文
革
期
間
，
中
國
只
有
兩
件
事
情
沒
有
中
斷
，
一

是
研
製
原
子
彈
，
二
是
舉
辦
廣
交
會
。
如
此
特
殊
的
年

代
，
廣
交
會
還
能
不
被
中
斷
，
其
分
量
可
見
一
斑
。

廣
交
會
之
所
以
會
落
戶
廣
州
，
和
廣
州
的
外
貿
歷
史
不

無
關
係
。
清
代
閉
關
鎖
國
，
唯
一
保
留
的
對
外
通
商
口

岸
，
僅
有
廣
州
的
十
三
行
。
新
中
國
成
立
後
，
各
口
岸
的

廣
東
籍
及
其
他
地
區
的
買
辦
商
人
、
各
國
洋
行
，
也
都
紛

紛
遷
至
香
港
。
新
中
國
的
貿
易
，
也
多
由
定
居
香
港
的
買

辦
來
完
成
。
所
以
，
在
亟
需
大
量
外
匯
的
年
代
裡
，
在
廣

州
辦
中
國
商
品
出
口
交
易
展
會
，
就
最
合
適
不
過
了
。

跑
廣
交
會
新
聞
多
年
，
常
常
聽
到﹁
老
廣
交﹂
們
說
起
威

水
史
。
我
發
現
，
不
管
誰
來
說
，
周
恩
來
總
理
總
是
大
家
想

到
的
第
一
個
人
。
這
不
光
因
為﹁
廣
交
會﹂
得
以
舉
辦
，
是

周
總
理
親
自
拍
板
定
下
來
的
。
也
不
是
因
為
周
總
理
第
一
個

把﹁
中
國
進
出
口
商
品
交
易
會﹂
，
簡
化
成
了﹁
廣
交

會﹂
。
而
是
因
為
廣
交
會
幾
次﹁
生
死
存
亡﹂
的
關
鍵
時

刻
，
都
多
虧
了
周
總
理
及
時
出
面
，
才
得
以
不
受
衝
擊
。

原
廣
東
省
外
經
貿
委
副
主
任
伍
明
光
，
講
過
這
樣
一
件

事
情
。
一
九
六
七
年
春
季
廣
交
會
開
幕
式
前
夕
，
一
群
紅

衛
兵
爬
上
了
中
山
紀
念
堂
，
試
圖
拆
下﹁
天
下
為
公﹂
牌

匾
，
並
要
推
倒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銅
像
。
幸
而
周
總
理
及
時

趕
到
，
連
夜
召
集
紅
衛
兵
開
座
談
會
，
再
三
強
調
中
山
先

生
對
中
國
革
命
的
功
勳
，
紅
衛
兵
最
後
才
同
意
，
不
再
干
擾
這
一
屆

廣
交
會
的
正
常
開
幕
。

﹁
如
果
不
是
周
總
理
及
時
出
現
，
廣
交
會
都
不
知
道
能
不
能
辦
下
去

了
。﹂
退
休
多
年
的
伍
明
光
，
先
後
大
約
參
加
過
六
十
屆
廣
交
會
。
他

說
，
正
是
有
了
周
總
理
的
保
駕
護
航
，
雖
然
經
歷
了
三
年
經
濟
困
難
和

文
化
大
革
命
這
些
非
常
時
期
，
一
年
兩
屆
的
廣
交
會
才
得
以
一
路
發
展

壯
大
，
為
新
中
國
的
經
濟
發
展
作
出
了
不
可
磨
滅
的
貢
獻
。

其
實
，
周
總
理
逝
世
二
十
年
之
後
，
也
曾﹁
搭
救﹂
過
一
次
廣
交

會
。
我
在
廣
州
地
方
志
︽
政
府
決
策
志
︾
裡
，
看
到
過
這
樣
一
個
記

載
。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
全
國
各
地
都
想
爭
取
舉
辦
中
國
出
口
商
品

交
易
會
，
有
的
領
導
甚
至
提
出
要
將
交
易
會
搬
到
上
海
。
一
九
九
六

年
十
月
，
時
任
廣
東
省
委
書
記
的
謝
非
向
國
務
院
總
理
李
鵬
反
映

說
，
廣
交
會
是
周
恩
來
總
理
定
在
廣
州
的
，
不
能
搬
走
。
李
鵬
總
理

當
即
表
態
，
廣
交
會
不
能
搬
走
。

廣
交
會
對
中
國
經
濟
作
出
的
貢
獻
不
容
忽
視
。
但
隨
着
互
聯
網
經
濟

的
興
起
，
進
出
口
交
易
方
式
網
絡
遠
程
化
的
趨
勢
愈
來
愈
明
顯
，
進
出

口
企
業
對
廣
交
會
的
依
賴
程
度
也
隨
之
逐
漸
減
少
。
二
零
零
八
年
爆
發

的
全
球
金
融
危
機
，
更
成
為
廣
交
會
發
展
史
上
的
一
道
分
水
嶺
。
在
這

之
前
，
每
當
進
入
廣
交
會
時
間
，
作
為
跑
會
記
者
，
我
判
斷
參
會
國
際

客
商
人
流
量
不
是
看
公
佈
的
統
計
數
字
，
而
是
靠
鼻
子
。

因
為
生
活
習
慣
的
緣
故
，
大
部
分
國
際
採
購
商
都
喜
歡
渾
身
上
下
弄

得
香
噴
噴
來
參
會
。
於
是
通
往
展
館
的
地
鐵
，
以
及
會
場
內
的
用
餐
間
，

香
水
味
道
濃
烈
與
否
，
是
我
判
斷
當
屆
國
際
客
商
到
會
人
數
，
以
及
成
交

量
是
否
穩
定
，
最
直
接
也
是
最
管
用
的
風
向
標
，
且
屢
試
不
爽
。

二
零
零
八
年
全
球
金
融
危
機
未
爆
發
前
，
無
論
是
春
季
還
是
秋
季

廣
交
會
，
只
要
擠
上
地
鐵
二
號
線
，
強
烈
的
香
水
味
混
雜
着
濃
重
的

汗
水
味
，
是
每
一
次
去
會
場
必
經
的﹁
嚴
峻﹂
考
驗
。
因
為
採
訪
量

大
，
中
午
常
常
要
被
迫
在
會
場
的
用
餐
區
用
餐
。
這
對
我
和
大
部
分

跑
會
記
者
來
說
，
都
是
一
個
嚴
峻
的
挑
戰
：
用
餐
人
數
異
常
爆
滿
的

餐
廳
，
必
定
是
本
屆
廣
交
會
香
水
味
密
度
最
高
的
地
方
。

最
近
這
幾
年
，
世
界
經
濟
一
直
未
能
有
效
復
甦
，
歐
美
等
傳
統
主

流
出
口
市
場
的
購
買
力
持
續
疲
軟
。
近
十
屆
廣
交
會
上
的
香
水
味
，

也
一
屆
淡
過
一
屆
。
就
在
前
幾
天
，
我
特
意
在
廣
交
會
餐
廳
用
了
午

餐
。
如
果
不
是
專
門
往﹁
鬼
佬﹂
群
裡
擠
，
鼻
尖
上
的
廣
交
會
風
向

指
數
，
眼
看
着
就
要
失
靈
了
。

廣交會上淡去的香水味

本
屆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頒
授
給
白
俄
羅
斯
女

作
家
阿
列
克
謝
耶
維
奇
︵Svetlana

A
lexievich

︶
，
坊
間
有
兩
種
反
應
。

第
一
種
反
應
是
來
自
西
方
。
大
抵
覺
得
阿

列
克
謝
耶
維
奇
之
獲
獎
，
實
至
名
歸
。
因
為

她
的
作
品
早
已
被
翻
譯
成
西
方
多
國
文
字
，
對
西

方
的
評
論
界
及
讀
者
來
說
並
不
陌
生
。

第
二
種
反
應
，
以
寫
報
告
文
學
為
主
的
阿
列
克

謝
耶
維
奇
之
獲
獎
，
是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委
員
會
對

報
告
文
學
的
體
裁
首
予
關
注
。

據
知
情
人
士
稱
，
踏
入
二
零
零
零
年
後
，﹁
見

證
文
學﹂
首
先
進
入
諾
獎
文
委
會
袞
袞
諸
公
的
視

野
。
諾
獎
常
務
秘
書
恩
格
道
爾
在
一
次﹁
見
證
文

學
的
研
討
會﹂
的
發
言
中
，
強
調
：﹁
只
通
過
自

己
的
眼
睛
看
到
事
件
並
不
是
見
證
。
能
用
言
辭
說

出﹃
我
在
場
，
我
見
到
了
，
我
可
以
講
述﹄
，
這

才
是
見
證
。﹂

此
後
即
二
零
零
三
年
被
稱
為﹁
見
證
文
學﹂
佼

佼
者
的
匈
牙
利
作
家
凱
爾
泰
斯
︵K

ertesz
Im
re

︶
，
率
先
獲
得
了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六
年
後
的
二
零
零

九
年
獲
頒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德
裔
羅
馬
尼
亞
女
作
家
赫
塔
．

繆
勒
︵H

erta
M
uller

︶
，
也
屬
於
見
證
文
學
的
作
家
。

但
是
，
凱
爾
泰
斯
及
赫
塔
．
繆
勒
雖
然
演
繹
是
個
人
身
處

的
時
代
和
個
人
經
歷
，
情
節
大
多
是
虛
構
，
可
以
說
是
用
文

學
的
筆
觸
來
寫
自
己
的
體
驗
。
他
們
的
表
現
手
法
，
與
一
般

小
說
無
異
，
甚
至
不
能
說
是
紀
實
文
學
。
至
於
阿
列
克
謝
耶

維
奇
筆
下
，
大
都
是
坊
間
人
物
的
實
錄
，
類
似
口
述
歷
史
。

不
過
，
她
是
以
文
學
筆
觸
來
抒
寫
的
，
比
一
般
口
述
歷
史
兼

具
文
學
性
。

阿
列
克
謝
耶
維
奇
自
稱
，
她
的
作
品
體
裁
是﹁
聲
音
的
小

說﹂
，
這
與
前
面
所
說
的﹁
口
述
歷
史﹂
相
埒
。
她
承
認
，

她
的
作
品
受
到
另
一
個
白
俄
作
家
阿
達
莫
維
奇
︵A

les
A
d-

am
ovich

︶
的﹁
集
體
小
說﹂
風
格
影
響
，
並
稱
現
實
就
像

磁
鐵
般
吸
引
着
她
。
她
的
代
表
著
作
︽
切
爾
諾
貝
爾
的
悲

鳴
：
核
災
難
口
述
史
︾
︵T

he
C
hernoby

Prayer

︶
訪
問

一
百
名
受
核
災
影
響
的
人
士
，
把
訪
談
以
獨
白
方
式
呈
現
，

細
膩
處
讓
人
親
歷
其
境
又
感
到
難
以
承
受
。
阿
列
克
謝
耶
維

奇
身
兼﹁
調
查
記
者﹂
和
作
家
身
份
：
其
文
學
創
作
帶
有
強

烈
的
調
查
報
道
元
素
，
涉
及
採
訪
大
量
人
士
，
寫
出
受
訪
者

第
一
身
敘
述
的
口
述
歷
史
。

明
明
是
具
文
學
性
的
報
告
文
學
，
瑞
典
諾
獎
委
員
會
卻

說
：﹁
阿
列
克
謝
耶
維
奇
的
作
品
被
形
容
為
處
於
紀
實
文
學

與
小
說
之
間
的
界
線
，
評
審
稱
這
創
造
出
一
種
新
文
學
體

裁
。﹂
負
責
評
審
的
瑞
典
學
院
教
授
達
尼
烏
斯
︵Sara

D
a-

nius

︶
指
出
：﹁
阿
列
克
謝
耶
維
奇
以
不
尋
常
的
寫
作
手

法
，
匯
集
很
多
人
心
聲
，
擴
闊
讀
者
對
整
個
時
代
的
理
解
，

並
稱
阿
列
克
謝
耶
維
奇
及
其
他
部
分
人
士
創
造
新
的
文
學
體

裁
，
超
越
新
聞
記
者
報
道
的
樣
式
。﹂

達
尼
烏
斯
指
出
，
阿
列
克
謝
耶
維
奇
過
去
三
十
至
四
十
年

不
只
是
記
錄
了
蘇
聯
的
歷
史
事
件
，
而
是
事
件
背
後
民
眾
的

聲
音
，
讓
讀
者
從
民
眾
角
度
出
發
探
索
蘇
聯
和
後
蘇
聯
時
代

的
人
和
事
，
為
民
眾
面
對
的
苦
況
，
以
及
面
對
逆
境
的
勇
氣

立
碑
留
名
。

達
尼
烏
斯
表
示
：﹁
她
採
訪
了
數
千
名
兒
童
、
女
性
和
男

性
，
揭
示
人
類
歷
史
不
為
人
知
的
一
面
。﹂

（
上
）

阿列克謝耶維奇

香
港
於
幾
年
前
，
把
水
痘
疫
苗
納
入
政
府
建
議
的
嬰
兒
疫
苗
範

圍
，
即
在
健
康
院
能
免
費
接
種
，
且
是
最
毒
的M

M
R

針
︵
麻
疹
、

腮
腺
炎
、
德
國
麻
疹
混
合
疫
苗
︶
於
小
孩
滿
一
歲
時
同
時
接
種
。
記

得
大
兒
子
出
世
時
，
香
港
仍
未
把
其
納
入
健
康
院
的
針
卡
內
，
家
長

蜂
擁
去
找
水
痘
針
，
一
找
到
後
還
要
叫
你
一
起
去
接
種
，
實
在
不
明

白
水
痘
有
何
令
人
驚
恐
之
處
？
我
只
能
想
到
大
家
太
害
怕
照
顧
病
童
吧
？

出
水
痘
，
以
現
在
孩
子
的
營
養
和
健
康
來
說
，
很
少
出
現
併
發
症
︱
︱
那

只
是
不
想
小
孩
不
舒
服
，
又
或
沒
時
間
去
照
顧
生
病
的
孩
子
吧
？
但
我
卻

聽
過
有
不
少
孩
子
是
接
種
水
痘
疫
苗
後
便
出
疹
，
如
果
一
旦
與M

M
R

一

起
接
種
，
副
作
用
更
明
顯
。
我
聽
過
不
下
十
次
，
是M

M
R

加
水
痘
針
以

後
，
孩
子
出
現
高
燒
不
退
，
或
全
身
出
疹
的
毛
病
。

打
針
會
出
疹
，
很
多
人
是
不
知
道
的
，M

M
R

本
身
已
含
疹
類
活
病

毒
。
健
康
的
孩
子
，
尤
其
母
乳
餵
哺
的
孩
子
，
是
應
該
會
發
疹
的
，
那

是
正
常
的
打
仗
反
應
。
我
聽
過
有
西
醫
會
說
是
正
常
的
針
反
應
，
也
有

些
無
良
醫
生
說
成
是
玫
瑰
疹
，
又
或
說
十
天
後
才
出
疹
與
針
無
關
︱
︱

科
學
上
，
接
種
幾
種
活
疫
苗
後
，
建
議
六
星
期
內
不
得
接
觸
低
免
疫
人

士
，
因
為
會
把
針
中
病
毒
傳
染
開
去
。
那
十
天
發
生
在
接
種
者
身
上
的

反
應
，
怎
能
說
成
和
疫
苗
無
關
呢
？M

M
R

裡
三
種
病
毒
，
加
上
水

痘
，
即
四
種
，
讓
孩
子
百
上
加
斤
。

有
些
家
長
以
為
打
了
水
痘
針
，
長
大
後
更
低
機
會
生
蛇
，
這
也
是

謬
誤
。
反
而
是
打
了
水
痘
針
，
裡
面
的
病
毒
潛
伏
在
體
內
，
更
易
在
針
的
保
護

期
過
後
，
因
為
藥
物
︵
如
一
些
化
療
藥
︶
或
情
緒
影
響
下
，
觸
發
生
蛇
。

近
年
有
愈
來
愈
多
新
疫
苗
湧
現
，
生
蛇
是
其
中
一
種
。
五
十
歲
以
上
人
士
可
接

種
，
據
稱
有
百
分
之
五
十
功
效
，
美
國
自
九
五
年
開
始
推
出
讓
大
眾
接
種
，
但
由
九

八
至
零
三
年
，
得
到﹁
生
蛇﹂
的
案
例
竟
增
加
了
百
分
之
九
十
，
而
水
痘
的
個
案
更

大
幅
上
升
，
更
開
始
出
現
有
未
出
過
水
痘
的
孩
子
在
幼
年
時
竟
生
蛇
。
數
字
早
已
足

以
讓
人
反
思
，
是
否
疫
苗
令
病
毒
不
斷
回
來
社
區
，
且
觸
發
更
嚴
重
的
病
例
。

有
趣
的
是
，
看
回
藥
廠
所
聲
明
的
百
分
之
五
十
效
力
︵
而
這
個
數
字
其
實
也

不
高
︶
，
原
來
是
以
百
分
之
三
點
三
染
上
此
病
毒
的
安
慰
劑
組
別
，
比
百
分
之

一
點
六
染
病
的
疫
苗
組
別
。
三
點
三
的
一
半
是
一
點
六
，
真
是
數
字
遊
戲
。

新
疫
苗
的
效
力
及
維
持
期
限
都
成
疑
，
但
更
嚴
重
的
問
題
是
，
連
副
作
用
也

成
疑
。
疫
苗
賠
償
機
制
裡
有
不
少
是
死
亡
的
案
例
，
為
了
避﹁
百
分
之
五
十﹂

的
生
蛇
機
會
，
去
冒
可
能
會
死
亡
的
危
險
，
你
會
如
此
選
擇
嗎
？
用
麥
盧
卡
、

洋
葱
、
蒜
頭
蓋
於
生
蛇
患
處
，
已
能
有
良
好
療
效
。
順
勢
療
法
及
精
油
對
此
類

病
毒
也
有
非
常
積
極
的
療
效
，
對
水
痘
亦
然
。
希
望
大
家
三
思
。

水痘和生蛇疫苗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翻
開
近
十
年
前
出
版
的
︽
八
十
照
相

簿
︾
，
厚
厚
的
精
裝
一
巨
冊
，
記
錄
我
八
十

年
的
生
活
照
片
。
其
中
有
不
少
老
伴
與
我
以

及
一
家
的
合
照
，
更
有
多
年
與
老
伴
偕
同
周

遊
世
界
的
留
影
。
而
今
斯
人
已
去
，
空
留
倩

影
，
凝
望
良
久
，
感
慨
不
已
。

我
酷
愛
家
人
，
於
是
留
下
許
多
與
老
伴
及
家
人

的
合
影
；
我
酷
愛
旅
行
，
早
年
都
是
偕
同
出
遊
。

雖
不
敢
說
是﹁
卿
卿
我
我﹂
，
但
卻
是
有
影
必

雙
。
撫
今
思
昔
，
老
伴
剛
剛
去
世
，
更
是
睹
影
思

人
，
涕
淚
漣
漣
。
早
年
年
富
力
壯
，
每
有
假
期
，

都
安
排
出
遊
，
去
過
五
大
洲
近
七
十
個
國
家
。
有

的
地
方
更
是
一
遊
再
遊
，
樂
極
忘
返
。

旅
遊
是
增
長
知
識
的
好
辦
法
。
古
人
都
深
知
讀

千
卷
書
不
如
行
萬
里
路
。
歷
代
著
名
詩
人
如
杜
甫

與
李
白
，
其
傳
誦
千
古
的
詩
詞
，
都
是
在
旅
途
中

吟
出
的
。
我
不
善
寫
詩
，
但
必
寫
下
遊
記
，
至
今

已
出
版
遊
記
十
八
冊
。
近
年
年
老
力
衰
，
不
可
能

遠
遊
，
但
仍
在
鄰
近
地
區
如
日
本
、
台
灣
、
星

馬
、
菲
律
賓
等
地
留
下
足
跡
。
雖
然
不
算
深
度
遊

覽
，
但
總
算
了
卻
每
年
外
出
旅
行
心
願
。
有
時
乘

坐
短
程
郵
輪
，
登
岸
不
過
一
天
，
看
的
東
西
很

少
，
但
總
算
是
到
異
域
走
一
走
，
也
算
是﹁
旅
行﹂
了
。

人
總
應
該
有
點
嗜
好
。
但
不
良
嗜
好
，
如
黃
賭
毒
切
不
可

沾
染
。
就
是
煙
、
酒
，
我
也
從
來
未
沾
上
。
所
謂
不
煙
不

酒
，
我
是
做
到
了
的
。

但
良
好
嗜
好
，
人
人
應
該
有
一
點
。
如
體
育
類
的
打
球
、

遠
足
、
游
泳
等
。
我
年
輕
時
都
會
，
但
現
在
年
老
力
衰
就
做

不
到
了
。
本
來
應
該
做
一
些
力
所
能
及
的
運
動
，
如
步
行
和

踩
室
內
單
車
等
，
我
在
家
裡
也
備
有
運
動
單
車
，
醫
生
也
頻

頻
指
示
每
天
要
踩
半
小
時
，
但
我
還
是
提
不
起
勁
。
步
行
也

是
，
即
使
不
出
校
外
，
在
校
內
也
可
在
各
層
課
室
走
廊
步

行
。
可
惜
近
年
惰
性
有
所
發
展
，
坐
在
辦
公
室
寫
東
西
、
看

書
久
了
，
要
起
身
做
點
小
運
動
都
懶
惰
了
。

要
戰
勝
惰
性
，
需
要
有
一
點
集
體
的
督
促
。
但
是
辦
公
室

內
外
，
只
有
我
一
個
風
燭
殘
年
的
老
人
。
其
他
的
人
，
各
有

各
的
工
作
，
誰
會
陪
同
我
做
這
些
不
太
劇
烈
的
運
動
呢
。

斯人已去 空留倩影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如
果
你
是
電
影
迷
，
上
星
期
也
許
有

個
令
你
興
奮
的
日
子
：
︽Back

to
the

Future
D
ay

︾
︵
回
到
未
來
日
︶
，
即
電

影
︽
回
到
未
來
︾
系
列
第
二
集
設
定

的
，
主
角
返
回
未
來
的﹁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
這
部
電
影
拍
攝
於
一
九
八

九
年
，
當
時
人
們
的
眼
中
，
二
零
一
五
年
是
遙

遠
的﹁
未
來﹂
，
遠
得
似
乎
永
遠
不
會
出
現
。

時
光
飛
逝
，
如
今
的
我
們
，
身
處
前
人
想
像

的﹁
未
來﹂
，
紛
紛
在
網
絡
暢
談
電
影
對
二
零

一
五
年
的
想
像
，
哪
些
成
真
了
，
哪
些
落
空

了
。
不
知
閣
下
有
沒
有
想
過
，
科
技
進
步
了
，

生
活
變
化
了
，
我
們
的﹁
人
性﹂
有
沒
有﹁
進

化﹂
呢
？

大
家
不
妨
回
想
，
所
有
暢
想
未
來
的
科
幻
電

影
中
，
導
演
和
編
劇
似
乎
沒
有
幻
想
過﹁
人

性﹂
的
進
步
︱
︱
在
那
美
好
的﹁
未
來﹂
，
爾

虞
我
詐
的
人
情
世
故
依
然
存
在
，﹁
壞
人﹂
仍

有
不
少
，﹁
好
人﹂
也
沒
有
增
多
。
這
是
否
代

表
，
我
們
默
認
無
論
是
多
遠
的
未
來
，﹁
人

性﹂
都
不
會
有
太
大
變
化
？

其
實
這
種
猜
測
挺
有
道
理
。
縱
觀
歷
史
，
人

性
自
然
有
過
進
步
︱
︱
性
別
歧
視
、
種
族
歧

視
，
如
今
減
少
了
很
多
。
但﹁
人
性
劣
根﹂
仍

然
存
在
。
古
代
朝
廷
有
黨
派
鬥
爭
、
針
鋒
交

惡
，
今
天
的
社
會
就
沒
有
嗎
？
孔
子
的
一
句

﹁
己
所
不
欲
，
勿
施
於
人﹂
，
直
到
今
天
，
我

們
還
在
用
來
教
育
後
輩
吧
？
祖
先
一
輩
的
私

心
、
缺
點
，
過
了
幾
千
年
，
只
怕
我
們
還
沒
改

掉
。但

是
，
凡
事
都
有
正
反
兩
面
。
人
性
自
古
至

今
沒
有
太
大
變
化
，
我
們
現
在
才
可
以
理
解
，

甚
至
直
接
運
用
古
人
的
智
慧
︱
︱
玄
學
就
是
一

個
很
好
的
例
子
。
若
人
性
變
得
完
全
不
同
，
我
們
與
古
人

思
維
方
式
毫
無
相
通
之
處
，
天
命
就
無
法
用
古
代
的
玄

學
，
為
諸
位
解
答
現
在
、
未
來
的
疑
問
了
。
若
真
如
此
，

會
是
何
等
遺
憾
！

回到未來 我們會變好嗎﹖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樓上搬來新房客，是一對老夫婦。每天早上，
男人出去，女人在家，有些時候，他倆一起出
去，晚上才回來。後來，了解到，男人退休後，
當起送水工，女人過去在農村，沒有工作，患有
眼疾，做不了飯，更幹不了活。女人非常健談，
屬於自來熟，有天停電，都在樓下，她對母親談
起家事。他們只有一個兒子，結婚買的大房子，
小孫子才一歲多，但是，兒媳不願與他們住在一
起，親家不讓他們見孫子，無奈之下，他們才出
來租房。男人給醫院送桶裝水，苦力活，她在家
沒事，跟着他去，幫他看車，主要散散心。下班
後，男人騎着送水的車帶着她去公園，看演出，
看節目，哪裡熱鬧去哪裡，尋個開心。
別人的家事，不好論斷，但是，每每聽到男人開

車帶着女人出去時，我心裡便酸酸的。人總有老去
的一天，假如年老後落入這種境地，我該怎麼辦？
台灣作家簡媜的一段經歷，引起了我的共鳴：她在
超市看到一位八旬老婦努力想扣衣服的扣子，卻怎
麼也扣不上，她十分不安。她放下自己的大包小
包，沒有作任何解釋，上前給老人扣上扣子。老婦
緩緩地說，謝謝。她不禁淚花閃爍。
相似的一幕我也遇到過。那年夏天，我去診所
做理療，還沒開門，在外等候。此時，從牆角處
走來一位老太太，小腳挪得很慢。她顫顫巍巍，
一停一頓，走到我跟前，拉着我的手，說：「閨
女呀，我和你說說話。」不知怎麼，我沒有任何
戒備，聽她斷斷續續講述。「兒子不管我，還氣
我！中午吃飯，又嫌棄我……唉，媳婦把門鎖起
來，說我是小偷。有他們這樣的嗎？有他們這樣

不孝的嗎？」她搖搖頭，嘆口氣，繼續說：「我
去補件褲子，我自己補不了，求人……」老太眼
角噙着清淚，我不知該怎樣安撫她，望着她孤獨
的背影，一聲嘆息。一雙陌生耳朵的傾聽，對她
來說，充其量只是傾聽而已，這個世界上，誰能
真正幫到她呢？
因為父母身體不好，我比同齡人對孝順有着更

深一層的體悟。父親患有腦血栓後遺症，神經壓
迫嚴重，長年靠尿管維持，而母親，沒白沒黑照
顧父親，身體在一點一點透支，今年夏天又病了
一場。望着他們，我以為自己非常了解生命的衰
老與脆弱，了解他們的需求與習慣，其實，那是
一種傲慢。就像龍應台女士，見老父親開車外出
經常撞人，發生車禍，她讓父親把鑰匙交給她，
今後出門可打的士。然而，沒收他的汽車鑰匙
後，他不再出門。多年後，她慢慢懂得，自己對
父親這一代人的生活習慣、對於金錢的使用、人
生價值的輕重緩急，有着非常大的不理解。既然
不能理解父母，那麼，我們能夠做的是順服與寬
容：縮小限度，走進父母的心。我覺得，這就是
最好的陪伴。
步入老年，人的生活狀態不外乎四種類型。侍
弄兒孫型，為子女帶娃，這是很多父母的選擇；
自娛自樂型，沒有什麼負擔，他們的生活比較悠
閒，打打麻將、跳跳廣場舞等；實現自我型，完
成自己未竟的夢想，有的上老年大學，有的開展
自己的興趣，追求精神的滿足與心靈的安寧；還
有一種，不能自理型，患有慢性病，或是長年臥
床，離不開家人與護工，他們最需要親情的呵護

與溫暖。
老齡化社會提前到來，養老服務與配套設施卻嚴重

滯後，因此，衍生出諸多道德矛盾與社會問題。比
如，老人摔倒無人扶、老人讓座危機、贍養老人問
題、財產繼承糾紛等等。如何化解這些問題，關乎着
老年人群體的基本權利與晚年幸福，我認為，換位思
考，是人人力爭做到的。從心理學角度分析，我們與
父母之間的矛盾，在於邊界不清。原生家庭帶來的愛
與痛，往往令我們產生不滿與怨怒，繼而投射到父母
身上。其實，父母已經是最好的父母，如張德芬所
說：「每一對父母每時每刻都在盡他們所能地對我們
好，只是當時他們的能力有限、知識有限，所以能給
我們的只有這麼多。」可見，我們應放下對父母的負
面投射，回到內心，無條件接納自己，包括童年愛的
缺失，以及過往的不開心。這樣，就能擺脫與父母的
牽纏關係，走向成熟。這樣，就能與父母建立良好的
親密關係，真正尊重與理解他們。從某種意義上說，
這是我們的功課：當做子女的變得強大起來，能夠接
納那些愧疚、自責、痛苦，那麼父母的態度也會發生
轉變。不少人常常忽略的是，與父母的親密關係順暢
起來，對人際關係、親子關係、婚姻關係也會形成正
面影響。
每當父親身體不適，大發脾氣，甚至攪得我無法

安心創作的時候，我就使自己安靜下來，不抱怨，
不回擊，靜靜地禱告，等他慢慢恢復情緒；每當母
親絮絮叨叨，沒完沒了，在一些瑣事上責怪我做得
不好，我就平復心緒，溫和地說：「下次記住
了。」我常常告誡自己，對父母所做的事情極為有
限，與他們在一起的時間也在一天天減少，所以你
要感恩，要忍耐。有些時候，忍耐不是委曲求全，
而是一種臣服。正如《聖經》上所說：「愛是恆久
忍耐。」忍耐，最終是出於心底的愛。
不僅對父母，對身邊的老人都應懷有敬重與仁
愛。因為，善待別人的父母，自會有一份福報降

臨。前段時間，鄰居的老奶奶生病住院，女兒給
她配了台老年專用手機，老太沒上過學，不識
字，不會使用。那天中午，我正在午休，聽到有
人敲門，原來是她。手機還在通話，她告訴我不
知道怎麼掛斷，我讓她別着急，很快幫她關上。
我又仔細研究一番，指給她怎麼使用，她高興地
說：「麻煩你了。」「應該的，有什麼事過來就
行。」我注意到，老人溫熱的目光中縈繞着感
激。兒女再孝順，也不可能時刻陪在父母身邊，
誰能幫一把，這也是善緣。還有一次，老奶奶賣
廢品，不會打電話，我給她打電話聯繫上收廢品
的人，上門來收。沒想到，這個人不誠信，少給
了老太十塊錢。老奶奶賣的飲料瓶子，都是一個
一個從外面撿來的，帶回來，踩扁了，積攢成小
山。為了這事，她像是掉了什麼東西，唸唸叨
叨，茶飯不思。我知道後，打抱不平，給收廢品
的人打去電話。第二天，她親自把錢送到老太的
家裡。老太對我說：「謝謝你，多虧你！」聽到
這裡，我心裡五味雜陳。他們的需求很小，他們
也非常容易滿足，他們最渴念的是得到一份陪
伴——以填補無力感與無價值感。他們是可愛
的，用一個詞語形容：初洗如嬰。

銀光閃閃的地方
百
家
廊

鍾
倩

最
近
有
長
輩
辭
世
，
親
戚
間
靠
短
訊
貼
文
互

通
消
息
。
有
人
問
在
哪
間
酒
樓
設﹁
解
穢

酒﹂
，
更
有
人
說
應
是﹁
英
雄
宴﹂
才
對
。
我

看
後
駭
笑
不
已
。
有
人
離
世
，
辦
的
是
喪
事
而

非
開
武
林
大
會
，
設
什
麼
英
雄
宴
？
是﹁
纓
紅

宴﹂
才
對
！
一
連
串
的
貼
文
，
顯
示
原
來
香
港
很
多

人
對﹁
解
穢
酒﹂
和﹁
纓
紅
宴﹂
的
認
識
並
不
深
。

以
前
的
人
多
是
設﹁
解
穢
酒﹂
的
。
顧
名
思

義
，
是
解
除
污
穢
，
即
不
吉
利
的
事
情
不
會
再
來

之
意
。
以
前
的
人
對
所
有
禮
的
儀
式
都
較
為
講

究
，
說
是
繁
文
縟
節
也
可
，
說
是
以
較
多
項
儀
式

來
對
先
人
表
達
追
思
也
可
。
喪
禮
當
然
是
禮
的
一

種
，
所
以
當
辦
喪
事
的
家
庭
為
逝
去
的
家
人
或
親

人
完
成
火
化
或
下
葬
儀
式
之
後
，
仍
然
要
為
後
者

守
孝
。
這
時
候
，
主
人
家
便
在
酒
樓
設﹁
解
穢

酒﹂
，
讓
前
來
弔
唁
的
親
友
享
用
。

古
時
的
人
會
為
父
母
守
孝
三
年
。
即
使
我
的
外

祖
父
逝
世
時
，
母
親
和
其
外
家
眾
人
亦
守
孝
一
年
。
後
來
，

香
港
人
的
生
活
節
奏
開
始
變
得
急
速
，
一
年
的
時
間
太
久

了
，
就
變
成
守
孝
四
十
九
日
。
在
這
四
十
九
日
中
，
還
會
舉

行
一
些
如
為
先
人
逝
世﹁
三
七﹂
︵
三
個
星
期
︶
和﹁
尾

七﹂
︵
七
個
星
期
︶
而
做
的
打
齋
儀
式
。
家
人
或
親
人
要
到

所
有
儀
式
完
成
之
後
，
即
第
四
十
九
日
才
可
以
脫
孝
。

可
是
，
近
年
香
港
的
生
活
緊
迫
得
令
大
部
分
人
連
四
十
九

日
的
守
孝
期
也
嫌
太
久
，
於
是
便
即
時
脫
孝
。
換
句
話
說
，

仙
遊
的
人
的
家
人
會
在
他
被
火
化
或
下
葬
後
即
時
脫
孝
。
即

是
男
的
不
用
再
在
襟
前
佩
上
黑
布
，
女
的
也
不
用
再
在
頭
上

佩
戴
白
、
藍
或
綠
色
的
線
花
。
這
就
解
釋
到
為
何
近
年
愈
來

愈
少
在
街
上
看
到
有
人
戴
孝
了
。
大
家
可
別
誤
會
以
為
香
港

的
死
亡
率
降
低
得
近
乎
零
，
而
是
家
有
白
事
的
人
不
再
將
白

事
帶
到
喪
禮
完
成
後
的
生
活
而
已
。

而
採
用
即
時
脫
孝
方
法
的
主
人
家
在
完
成
喪
禮
後
宴
請
弔
唁
親

友
的
飯
宴
便
是﹁
纓
紅
宴﹂
了
。
纓
是
在
頸
上
的
掛
飾
，
紅
色
即

表
示
一
切
的
白
事
儀
式
都
完
結
了
，
大
家
可
以
回
復
正
常
生
活
。

這
時
候
，
先
人
的
神
位
可
以
掛
紅
，
家
人
也
可
再
穿
紅
色
衣
物
。

喪禮後的飯宴 翠袖
乾坤
小 蝶

■責任編輯：張岳悅 2015年10月28日（星期三）

■不僅對父母，對身邊的老人都應懷有敬重與仁
愛。 網絡圖片


